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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Ｘ、Ｙ指该结构式中可以自由替换的成分，例如在“忍而受之”中，Ｘ为“忍”，Ｙ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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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出发，探究该结构式在扩展过程中，对构件在语义上有何限制。研究发现：当构件词性不同、彼此之间语义关系不

同时，进入该结构式的构件语义特征会发生变化。具体来说：当构件为动词时，除了表补充关系的Ｙ以外，都必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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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着“替而代之”、“忍而受
之”、“禁而止之”、“推而开之”、“笑而纳之”、“缩而小
之”等结构式，这些由“而”、“之”构成的“…而…之”
以及可替换成分Ｘ、Ｙ构成①，不仅用法灵活，而且
能产性、使用频率很高。对于“Ｘ而 Ｙ之”结构式，
白曦［１］、朱峻之［２］、项菊［３］以及张永丽等［４］都对其进
行了描写分析。其中，白曦［１］从历时角度对“Ｘ而Ｙ
之”在现代汉语中能够大规模使用的途径进行了研
究，认为该结构式是由古到今逐渐形式化、格式化的
语言结构之一，对于研究该结构式的来源有一定意
义，但语料并不丰富，论证不够充分，并且未涉及其
语义、语用方面的问题；朱峻之［２］主要从历时的角
度，针对古代汉语中的“Ｘ而 Ｙ之”结构式进行考
查，尤其是对“而”所承接的不同分句关系进行了系
统的考察，对于研究该结构式的构件结构关系具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项菊［３］则对“Ｘ而Ｙ之”结构式的
构成、功能和语用价值进行了探讨，对于该结构式句
法、语用方面的探讨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描写得并不
是很全面，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张永丽等［４］对“Ｘ而

Ｙ之”结构式的结构变体进行了考察和研究，总结出

了该结构式在语表、语里和语值三个层面的特点，对
于考察该结构式的句法结构、语用功能有一定的参
考意义，但是分析得不够彻底。
目前学界对“Ｘ而Ｙ之”构件Ｘ和Ｙ的分析大

多集中在语法属性层面上，对整个结构式的分析大
多集中在语法功能、语用价值上，而对该结构式语义
方面的分析则比较少。是否所有的词语都可以进入
该结构式？“Ｘ而 Ｙ之”结构式对其构件在语义上
有何要求？这些进入的成分需要满足什么样的语义

特征才可以进入该结构式？当词性不同、构件之间
的关系不同时，进入该结构式的词或语素的语义特
点是否也会有所不同？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

讨。本文的研究对象“Ｘ而 Ｙ之”是由“…而…之”
为固定语型所组成短语。其中，“而”作为连词，连接
前后项，具有连接意义，“之”为代词或助词，构件Ｘ
和Ｙ之间有着一定意义联系。由于“Ｘ而Ｙ之”结
构式来源于古代汉语结构，有些短语只在历史上存
在过，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成为历史词汇，如“尤
而效之”，此类结构式便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中。本
文研究主要为现代汉语中使用的“Ｘ而 Ｙ之”结构



式，即在线生成的新词，具备一定的能产性。

一、Ｘ和Ｙ的语法性质及内部语义关系分析

（一）Ｘ和Ｙ的语法性质分析
通过对常项“而”和“之”的分析，本文发现“而”、

“之”限制了Ｘ和Ｙ的语法属性，要求进入结构式的
变项为谓词性成分。但在实际语料中，少部分体词
性成分也可进入。由于其不符合结构式的要求，便
受到常项乃至整个结构式的词汇压制，改变其语义及
语法属性，转化成动词义。而进入Ｘ和Ｙ位置上的
变项可以是短语、词或语素。所以根据其语法性质，
本文将“Ｘ而Ｙ之”结构式分成５个类型，具体如下：

Ｖ而Ｖ之：追而杀之、忍而受之、学而习之；

Ａ而Ｖ之：淡而化之、大而空之、广而推之；

Ｖ而Ａ之：扫而空之、饮而尽之、躲而远之；

Ａ而Ａ之：沉而稳之、大而广之、长而久之；

Ｎ而Ｖ之：火而化之、鼓而呼之、勺而食之。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语料的研究可以发现，虽然

Ａ、Ｎ可以进入“Ｘ而Ｙ之”结构式，但其在用法上已
经动词化。具体来说，在“Ａ而 Ｖ之”结构式中，Ａ
为状语，整体是ＶＰ结构，Ａ本身也可以发生使用，
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绿”已经发生使动。在“Ａ
而Ｖ之”结构式中，Ａ已经发生使动，例如在“扫而
空之”结构式中，形容词“空”已经使动化，变为“使之
空”。在“Ａ而Ａ之”结构式中，加上宾语“之”，Ａ已
经变为使动，例如“长而久之”，“长”、“久”已经使动
化为“使之长”、“使之久”。在“Ｎ而 Ｖ 之”结构式
中，Ｎ做状语，离合之后 Ｎ变为动词，例如“火而化
之”中，名词“火”已经变为“用火烧”。所以，从本质
上来说，所有进入“Ｘ而Ｙ之”结构式的成分都是动
词性成分。本文根据进入成分在进入结构式之前的
词性进行分类，在下文分别进行分析。

（二）嵌入成分Ｘ和Ｙ语义关系
在“Ｘ而Ｙ之”结构式中，并非所有的词素、短

语都可以进入，且进入结构式的变项也不是毫无联
系。在常项“而”的连接下，它们或多或少都有着一
定的关联。有些Ｘ和Ｙ地位平等，不分主次，而有
些Ｘ或Ｙ处于从属地位；有些Ｘ和Ｙ没有先后之
分，而有些Ｘ和Ｙ在时间、逻辑或认知上有着明显
的先后顺序。据此，本文将“是否有顺序关系”为标
准将该结构式划分成并列关系和顺承关系两大类。
再以顺承关系中“前后项是否存在主次之分”细分
成：顺序、修饰、补充、转折、因果等小类。具体举例
如下：

ａ）并列关系：教而育之、躲而避之、忍而受之。

ｂ）顺承关系：

ａ．顺序关系：学而演之、听而敬之；

ｂ．修饰关系：笑而答之、跪而拜之；

ｃ．补充关系：标而出之、切而断之；

ｄ．转折关系：售假而买之；

ｅ．因果关系：厌而远之、羞而避之。
对于Ｘ和Ｙ的语义关系，本文将在下文详细进

行探讨。通过搜集到的语料发现，表因果和转折关
系的语料很少，本文不予讨论。

二、“Ｘ而Ｙ之”的构件语义特征分析

（一）“Ｖ而Ｖ之”的构件语义特征
关于语义特征的分析和提取，王红旗［５］指出，主

要通过词义的义素、词的感情色彩、动词的情状意
义、词的预设意义、词的语用意义和推断意义等六个
方面来提取。在“Ｖ而Ｖ之”结构式中，变项均为动
词性成分，对动词性成分来说，发出者是谁，［自主］、
［可控］与否，动作性是否强烈都是基本的特征。而
动词性成分本身就有着时间结构上的变化，根据郭
锐［６］的研究，本文认为从情状上进行分类，即从［＋
持续］、［＋终结］两个层面分析，是可行的。且在该
类别下，存在着并列、顺序、修饰、补充四种关系，都
带有着时间顺序上的先后之别，且在修饰和补充关
系中，Ｖ充当的是补语和状语成分，而非谓语成分，
所以考虑相应的状态修饰特征，也存在着必要性。
因此，在对“Ｖ而 Ｖ之”结构式进行分析时：［±自
主］、［±可控］、［±持续］、［±终结］等语义特征便是
本文考虑的主要方面。

１．表并列关系的“Ｖ１而Ｖ２之”
由于构件的语义一般相近，“Ｖ而Ｖ之”结构式

便相当于一个重叠形式，这种“量”上的重复与人的
主观认知有着密切联系。数量相似性指出，语符数
量的增多也意味着概念的信息量更大，通过重叠形
式可以从主观上强调动作时量的延长。而这种“量”
的延长也必然要求Ｖ或者 Ｖ的单纯词原型是主观
可控、自主、可以重复的，因此，进入该类的 Ｖ或其
单纯词原型必然带有［＋自主］、［＋可控］的语义特
征，如“教而育之”、“躲而避之”、“忍而受之”等。
结构式对动作的时量的强调，也要求Ｖ或其原

型能够体现出持续的量，瞬时动词是无法进行动作
本身时量的强调的，因此，通过“Ｖ＋着”的鉴别，大
部分Ｖ或其单纯词原型带有［＋持续］的语义特征。
以“收而藏之”为例，动词加“着”可以改为“收着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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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藏着”，可见“收”和“藏”都具有持续性。但是，语
料中也有构件或单纯词原型为瞬时动词，如：“禁而
止之”、“超而过之”、“举而报之”等，针对这种情况，笔
者认为这些构件或其原型带有［＋终结］的语义特征，
即“动作表示的动作行为实施后，相关的事物发生了
变化，并处于一种既成状态，这种状态伴随动作的终
结而产生”［７］。这种状态为可以持续或进行强调。
所以进入表并列关系的“Ｖ１而 Ｖ２之”结构式

的构件语义特征为：
［＋自主］［＋可控］［＋持续］／［＋终结］。

２．表顺承关系的“Ｖ１而Ｖ２之”
表顺承关系的“Ｖ１而 Ｖ２之”又可以细分为顺

序关系、修饰关系、补充关系、转折关系和因果关系。
（１）表顺序关系的“Ｖ１而Ｖ２之”
表顺序关系的有取而食之、知而行之等。当Ｖ２

的动作行为伴随着 Ｖ１的结束而出现时，整个结构
式便处于顺序关系中，用来描述动作行为的前后变
化，这种动作行为的变化往往是由人所发出的，所以

Ｖ１和Ｖ２也有［＋自主］、［＋可控］等语义特征。
在顺序关系下，Ｖ２的出现是以Ｖ１的结束为起

点的，所以Ｖ１往往具有内在的终止点，多由非持续
瞬时动词充当，有［－持续］语义特征，可以用“Ｖ＋
着”鉴别，如：“取而食之”、“知而行之”、“抢而嫁之”
等。而Ｖ２在结构式中并没有多少限制，只需［＋自
主］、［＋可控］即可。
所以进入表承接关系的“Ｖ１而 Ｖ２之”结构式

的构件语义特征如下：

Ｖ１：［＋自主］、［＋可控］、［－持续］；

Ｖ２：［＋自主］、［＋可控］。
（２）表修饰关系的“Ｖ１而Ｖ２之”
在表修饰关系的“Ｖ１而Ｖ２之”结构式中，例如

“泡而喝之”、“拌而食之”等，Ｖ１是用来修饰其后动
作，突显动作发生背景的，所以一般是由人发出的，
带有［＋自主］、［＋可控］语义特征的动词。由于修
饰关系重在 Ｖ１所表示的状态，所以这些动词均有
动作所造成的状态的静态意义。据分析，Ｖ１可以是
有非均质时间结构的动态义动词，如：“炒”、“炖”、
“蒸”等。动作实施后，才能使得相关事物发生变化，
使之处于既成状态，即［＋终结］语义特征，如：“泡而
喝之”、“拌而食之”等。
而Ｖ２作为结构式的中心，动作性较Ｖ１更强，

所以带有［＋自主］、［＋可控］等语义特征。
所以进入表修饰关系的“Ｖ１而 Ｖ２之”结构式

的构件语义特征如下：

Ｖ１：［＋自主］、［＋可控］、［＋终结］；

Ｖ２：［＋自主］、［＋可控］。
（３）表补充关系的“Ｖ１而Ｖ２之”
当“Ｖ１而 Ｖ２之”结构式表示补充关系时，Ｖ１

作为结构式的中心，往往具有强动作性，自主可控。
但是，补充说明 Ｖ１结果的 Ｖ２，其语义特征大不相
同。作为动作的必然或可预测的结果，Ｖ２一般是由

Ｖ１所导致的，是无意识、无心、主观不可控的结果，所
以Ｖ２多为非自主动词，带有［－自主］、［－可控］的语
义特征。如：“标而出之”、“切而断之”等，且这些动词
主要用来说明Ｖ１所涉及对象的结果和状态，因此，
也具有［＋终结］的语义特征，动作性相对较弱。
所以，进入表补充关系的“Ｖ１而Ｖ２之”结构式

的构件语义特征如下：

Ｖ１：［＋自主］、［＋可控］；

Ｖ２：［－自主］、［－可控］、［＋终结］。
（二）“Ａ而Ｖ之”的构件语义特征
“Ａ而 Ｖ之”结构式多用来强调动作发生的背

景，说明动作发生的情形与状况。结构式中的Ｖ一
般是具有强动作性、自主、可控的动词。通过上文的
分析，本文发现修饰Ｖ的 Ａ多为均质的，缺乏自然
始终点的静态形容词，所以［＋静态性］便是该类 Ａ
的根本属性。而Ａ在结构式中多用来对Ｖ的时间、
方式、范围、程度、状态、频率、速度、对象、情状、原因
等方面进行限制描述。对于语义上直接修饰 Ｖ本
身的Ａ而言，刘振平［８］认为，该类形容词具有［＋系
动性］特征，即在进入状语位置之前必须要与某些具
体的动作行为相联系，如：“广而告之”、“深而思之”
中，“广”、“深”分别与动作的范围、程度相关，带有
［＋系动性］特征。
然而，并非所有的 Ａ都是直接指向 Ｖ的，有些

Ａ和Ｖ的发出者相联系。这种Ａ往往带有［＋伴随
动作性］特征，是某一种动作行为进行时所展现出来
的，在认知上可以叙述为“某人在施行某个动作时显
得……”，［８］如：“坦然而受之”中“坦然”和“受”的施
事相联系，相当于某人在施行“受”这一动作时显得
很“坦然”。
所以，进入表补充关系的“Ａ而Ｖ之”结构式的

构件语义特征如下：

Ａ：［＋静态性］、［＋系动性］／［＋伴随动作性］；

Ｖ：［＋动作］、［＋自主］、［＋可控］。
（三）“Ｖ而Ａ之”的构件语义特征
“Ｖ而Ａ之”结构式主要用来强调动作结果，可

以表示动作的自身变化、动作对象的必然结果、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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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偶然结果。在此结构式下，Ｖ往往带有［＋自
主］、［＋可控］的特征，才会导致相应的结果出现。

Ａ对Ｖ进行补充说明，是Ｖ所导致的事物或者
动作自身的结果，前文也指出进入该结构式的Ａ多
为动态形容词，所以［－静态性］为其根本属性，这种
异质、带始终点的 Ａ也会体现出一个量的变化，刘
振平［８］将此定义为［＋非定量性］。除了“量”的变化
外，根据前文的分析，Ａ既可以指向动作Ｖ本身，也
可以指向Ｖ所施及的对象，这也导致进入结构式的

Ａ的语义特征有些许不同。指向Ｖ本身的Ａ，直接
和动作产生关联，具有［＋系动性］，如：“积而久之”。
而指向动作对象的Ａ，表现出的是对象性状的变化
结果，修饰事物性状，具有［＋系物性］，如：“躲而远
之”、“饮而尽之”、“扫而空之”。
所以，进入表补充关系的“Ｖ而Ａ之”结构式的

构件语义特征如下：

Ｖ：［＋自主］、［＋可控］；

Ａ：［－静态性］、［＋非定量性］、［＋系动性］／
［＋系物性］。

（四）“Ａ而Ａ之”的构件语义特征
“Ａ而 Ａ之”结构式主要用来对性状进行强调

说明，整个结构式便相当于一个重叠形式，所以，Ａ
多没有程度性，带有［－程度性］的语义特征，可以受
“很、非常、最”等程度副词修饰。如：“痛而快之”、
“大而空之”、“弱而愚之”等。
由于“Ａ而Ａ之”结构式多起修饰作用，所以在

修饰对象上，有着自己的语义特征。既可以用来说
明人或物的性质状态，带有［＋系物性］，如：
例１：
如此浅而显之的错误，妻子并非看不到，况且她

生就一双铜铃般大眼。（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①）
也可以说明动作的背景，带有［＋系动性］，如：
例２：
而身为“生物”体系中一员的人类，大而泛之地

来说就好像是杀害同样身为“生物”的一员。（北京
语言大学语料库）
所以，进入“Ａ而Ａ之”结构式的构件语义特征如下：

Ａ：［＋无程度性］、［＋系动性］／［＋系物性］。
（五）“Ｎ而Ｖ之”的构件语义特征
“Ｎ而Ｖ之”结构式主要用来强调动作的方式。

Ｎ虽为名词，但并非所有名词均可进入。通过上文
对结构式的观察，本文发现Ｎ在结构式中会转化为
谓词性成分，所以，Ｎ的语义中包含陈述义。陈述义
又可分为内在陈述义和相关陈述义，而结构式中的

Ｎ具有后者。陈明芳［９］认为，相关陈述义是非词义
本身所具有的，是与该事物关系最为紧密的动词义。
所以，“勺而食之”中“勺”可以进入，是因为它有相关
陈述义，能由“勺”联想到紧密的动词义“用勺”。而
如：牛、马、云等具体名词，无法进入结构式，则是因
为没有相关陈述义。具有相关陈述义的句法表现则
是结构式中Ｎ能进入充当状语。例如“斗折蛇行”
中的“蛇”可以作状语，含有“像蛇一样Ｖ”的意义，本
文认为这里的“蛇”就具有相关陈述义。综上所述，

Ｎ的语义特征为：［＋具体实义］、［＋相关陈述义］。

Ｖ在结构式中表示受Ｎ修饰的动作，需为强动
作性动词，语义特征为：［＋自主］、［＋可控］，所以进
入“Ｎ而Ｖ之”结构式的构件语义特征如下：

Ｎ：［＋具体实义］、［＋相关陈述义］；

Ｖ：［＋自主］、［＋可控］。
综合以上的分析，得到“Ｘ而Ｙ之”结构式的语

义特征分布，具体见表１。

表１　“Ｘ而Ｙ之”结构式的语义特征分布
Ｘ而Ｙ之 Ｘ　 Ｙ

Ｖ而

Ｖ之

并列关系

［＋自主］
［＋可控］
［＋持续］／［＋终结］

［＋自主］
［＋可控］
［＋持续］／［＋终结］

顺
顺
承
关
系

顺序

关系

［＋自主］、
［＋可控］
［－持续］

［＋自主］、
［＋可控］

修饰

关系

［＋自主］、
［＋可控］、
［＋终结］

［＋自主］、
［＋可控］

补充

关系

［＋自主］、
［＋可控］

［－自主］、［－可控］、
［＋终结］

Ａ而Ｖ之
［＋静态性］、
［＋系动性］／［＋伴随动作性］

［＋自主］、
［＋可控］

Ｖ而Ａ之 ［＋自主］、［＋可控］
［－静态性］、
［－定量性］、
［＋系动性］／［＋系物性］

Ａ而Ａ之
［＋无程度性］、
［＋系动性］／［＋系物性］

［＋无程度性］、
［＋系动性］／［＋系物性］

Ｎ而Ｖ之 ［＋具体实义］、［＋相关陈述义］ ［＋自主］、［＋可控］

　　通过表１本文可以发现，“Ｘ而Ｙ之”结构式对
其构件“Ｘ”和“Ｙ”有语义上的要求，构件“Ｘ”和“Ｙ”

要满足一定的语义特征才能进入该结结构式，而这
又根据其语法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当构件为动
词时，除了表补充关系的 Ｙ以外，必须满足［＋动
作］、［＋自主］、［＋可控］的语义特征；当构件为形容

８１４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　第３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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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时，必须满足［＋系动性］／［＋系物性］的语义特
征；当构件为名词时，必须满足［＋具体实义］、［＋相
关陈述义］的语义特征。而且，构件之间的语义关系
也会对其需要满足的语义特征产生影响。例如，当

Ｙ为动词且表示对Ｘ的补充时，不需要满足［＋动
作］、［＋自主］、［＋可控］的语义特征，反而具有［－
自主］、［－可控］的语义特点。

三、结　语

本文主要分析了“Ｘ而 Ｙ之”结构式对其构件
的语义要求，其构件必须满足一定的语义特征才能
进入该结构式。构件所满足的语义特征，又因其本
身的语法性质以及彼此之间的语义关系不同而有所

不同。主要的观点如下：

ａ）当构件Ｘ、Ｙ均为动词时，可以分为并列关系
和顺承关系两大类，顺承关系又包括顺序关系、修饰
关系和补充关系：第一，当为并列关系时，Ｘ、Ｙ均须
满足［＋自主］、［＋可控］、［＋持续］／［＋终结］的语
义特征；第二，当为顺承关系中的顺序关系时，Ｘ须
满足［＋自主］、［＋可控］、［－持续］的语义特征，Ｙ
须满足［＋自主］、［＋可控］的语义特征；当为顺承关
系中的修饰关系时，Ｘ须满足［＋自主］、［＋可控］、
［＋终结］的语义特征，Ｙ须满足［＋自主］、［＋可控］
的语义特征；当为顺承关系中的补充关系时，Ｘ须满
足［＋自主］、［＋可控］的语义特征，Ｙ须满足［＋自
主］、［＋可控］、［＋终结］的语义特征；

ｂ）在“Ａ而Ｖ之”结构式中，Ｘ须满足［＋静态
性］、［＋系动性］／［＋伴随动作性］的语义特征，Ｙ须

满足［＋自主］、［＋可控］的语义特征；

ｃ）在“Ｖ 而 Ａ 之”结构式中，Ｘ 须满足［＋自
主］、［＋可控］的语义特征，Ｙ须满足［－静态性］、
［－定量性］、［＋系动性］／［＋系物性］的语义特征；

ｄ）在“Ａ而Ａ之”结构式中，Ｘ、Ｙ均须满足［＋
无程度性］、［＋系动性］／［＋系物性］的语义特征；

ｅ）在“Ｎ而 Ｖ之”结构式中，Ｘ须满足［＋具体
实义］、［＋相关陈述义］的语义特征，Ｙ须满足［＋自
主］、［＋可控］的语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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